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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创新环境，构建人工智能发展
新形态
——访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熠

徐丽娇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100081

近年来，中国正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布局与发展

规划，陆续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

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

等重要指导文件，提出鼓励发展人工智能，构建新

型智能经济形态等举措，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工智能

发展的政策环境。为了解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创

新成果、学科交叉的前景、科技与经济融合的现状，

《科技导报》采访了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周

熠研究员。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在人工智能领域，近年来国家在

哪些研究方向加大了科研投入？取得了哪些阶段

性成果？

周熠：我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列出的 8
个科技前沿领域中，人工智能位于第 1个，从一定

程度上说明了其重要性；国家也出台了很多关于人

工智能方面的大科学计划，如《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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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的指导意见》等，力争到 203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世

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将人工智能作

为一个重要的科技战略发展方向，相继出台了战略

规划，正在大量投入。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对人工

智能的重视和投入是必要的。这个领域也值得加

大投入，因为人工智能有很大潜力在相对较短的时

间内直接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应。

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论文数量方面，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在人工智能

的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不少高水平论文。在

系统和应用方面，我国也有闪光点，如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发布的“寒武纪”芯片、微软亚洲研

究院创造出的麻将AI——Suphx等。但是，我国的

人工智能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原创的、有

重大影响力的科研工作较少，例如像 BERT、GAN
这类型的工作。很多论文发表后，并没有引起持续

的国际影响。其次，自主研发的基础核心技术和占

据生态链关键地位的系统和工具集还很少。例如，

我国鲜有像 TensorFlow、PyTorch等得到广泛应用

和引起决定性影响的开源框架。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国家提出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

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您认为人工智能未来研究

的重点是什么，我国现有的研究水平在国际上处在

怎样的位置，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周熠：人工智能本来就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和

神经科学、认知科学、逻辑学、统计学、甚至心理学、

经济学、社会科学等都有深入交叉。所以学科交叉

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尤为重要，很多新的思想火花都

是在交叉中产生的。但学科交叉事实上是比较难

的一件事，可能刚开始两个不同领域所用的术语都

不一致。交叉研究需要两个不同领域的人都有真

正想做这个事情的决心和行动，而不是打着交叉的

旗号做事情，还需要花时间和精力真正坐在一起，

最好能够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组，每一周或者是隔

段时间有一些非常紧密的合作。

人工智能还处在发展初期，感知智能相对成

功，认知智能有待突破。从需求角度，人工智能有

太多问题还没得到解决，如深度神经网络的可解释

性、小样本学习、鲁棒性、可扩展性等，图像和自然

语言的理解，符号人工智能的知识获取、推理效率、

不确定性等。这里举 2个例子。第一个是在通用

性方面，AlphaGo能够下围棋，但是并不能做很多

其他的事情，如打麻将。因此，现阶段的人工智能

技术对应用场景非常敏感。假设稍微变化一点，可

能需要用到完全不一样的人工智能技术。第二个

在于知识的获取和使用方面，包括常识知识和专业

领域知识。人工智能现在对数据处理和函数拟合

层面有很大进展，但对知识处理和决策等更核心的

认知任务还力有未逮。所以，训练人工智能同时去

做几种通用场景的任务，以及学习知识去解答奥数

题之类的，都是很不错的研究方向。

从手段角度，人工智能同样也有很多未知领域

值得探索。个人认为，人工智能在理论上碰到的最

大挑战是第二代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符号流派知识

表示与推理，和第三代人工智能核心技术连接流派

深度学习之间如何有效融合的问题。上面提到的

学科交叉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例如，借助于脑

科学最新科研进展，类脑智能可能对人工智能发展

大有裨益。

在人工智能规划里，需要政府更好地引导，不

是单纯以论文为导向。论文不能没有，但如果只从

论文的角度（特别是数量）来衡量技术的优劣，是非

常片面的。科学研究的投入还是需要以产出为导

向，这个产出更多的是指原创的基础理论、有影响

力的系统以及众多人使用的工具和软件，而且这些

成果能够实现以往研究没有达到的目标，并产生国

际影响力。期望国家的投入能够更加关注相对长

期的，能够有明确产出的，可能是突破性进展的方

向。当然，这些比起发论文来说，要困难许多。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您所在的领域，基础科学研究是

如何助力前沿技术发展的？

周熠：先举 2个例子。一个是谷歌。在最初运

营时，谷歌号称只招工程师，很少招聘科学家。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谷歌招了很多不同领域的顶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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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基础研究领域里做到了相当领先的位

置。华为也是类似，最初也没有基础研究的机构，

是直接从应用开始发展的。但现在华为公司也聚

集了很多科研人才，并且也在向基础研究发力。这

2个例子说明，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当它

处在发展初期时，基础研究确实不是当务之急。而

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可以直接应用且好用的技

术上面。但是当一个企业发展到像谷歌、华为、微

软这么庞大的时候，基础研究就显得重要起来，因

为它们需要更多的领先技术带着整个产业往前走。

这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国家，当科技还处在追赶其他

国家的时候，基础研究对于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影响

不那么明显；但是如果我们的技术追赶到一定程

度，并且试图领先的时候，那么没有其他的选择，发

展基础研究是必需的。只有基础研究做好了，我们

才有机会发现新的经济上能够带动整个领域发展

的机会。

基础研究也分成很多层面，不同的基础研究对

产业和经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基础研究偏

向于理解这个世界，对当前生活不直接产生影响，

但是将来可能会有应用，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

现在量子信息、量子计算发展得非常好，很大程度

是 100多年前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一

部分基础研究偏向应用，在人工智能领域有特别多

的案例，比如现在Deepmind做的一些工作。如果

选对了合适的方式，这些基础研究能够在较短时间

内直接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例如，我们现在想用认知智能技术做因材施

教，既有商业价值，也有社会价值。但是，因材施教

光靠已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还不够。如果想做好的

话，需要在认知智能的基础研究上有新的突破。所

以对于这样的领域，需要把基础研究与应用做一个

很好的匹配与结合。这样就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

间，比如几年之内就能直接商业化。

当然，这并不是代表偏理解和建模这个世界的

纯基础研究就不重要了。相反，庄子有云，无用之

用，方为大用。像数理逻辑、量子力学和博弈论这

种当时看上去并没有直接商业应用价值的研究，最

后都被时间证明反而是最有用的。事实上，如果稍

有余力，个人认为也没有必要那么看重“用”。对真

理的探索，本来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之一。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您认为科技与经济融合的最大难

点在哪里？如何有效打通科技与经济“最后一公

里”问题？

周熠：首先，个人认为科技与经济融合还有无

数困难要克服。技术只是支撑高科技企业发展的

一个因素。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商业，这中间

都有很大的距离。从技术到产品需要的不仅仅是

实验室的科技人才，而且也需要有产品思维的人

才，能够将科技转化为用户所喜爱的产品。而当有

了产品之后，怎么把产品商业化推广，这又需要不

同的能力和人才。

因此，科学家直接创业，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

任何创业都离不开“找人”“找钱”“找方向”，每个问

题对科学家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找方

向”上，很多科学家认为有前景的方向并不一定会

被产业认可，有种“拿着锤子找钉子”的感觉。所以

科学家在创业的时候一定是需要以产业为导向、以

需求为导向的。在“找钱”上，由于现在国家政策利

好，比之前来说是相对容易了一些，但也会遇到很

多问题，比如投资方往往会和科学家在是否全职出

来创业上有不同看法。而在“找人”上就更难了，创

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实验室的科技人才。一般

来说，学生往往并不是把技术产品化的最佳人选。

另一种方式是科学家间接参与创业，采取与企

业或其他人合作的形式。这种形式某种意义上更

加合理一些。在美国这种例子比较多，也相对成

功。但在国内，由于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并

没有大规模成型。间接创业，无非就是技术入股以

及公司收购等模式。这其中有几个关键。其一，关

于科技知识产权归属的问题，往往知识产权归属方

在科学家所在单位。但如果单位占比过高或者因

为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风险而直接不允许，那就很

难推进。事实上，科技知识产权如果放在单位不

动，那是一点用都没有，反而要交专利费等，这才是

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好在国家意识到了这些痼

疾，政策正在朝利好方向发展。另一个问题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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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保护问题。有时候，国内产业界和科学家合

作，往往非常强势，甚至期望直接吞并。这很难激

发科学家的动力和干劲。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据我

所知，不少教授不仅被鼓励开公司和产业结合（当

然是在和所在单位达成一致的前提下），而且所开

的公司较为容易被科技巨头看上并收购，而不是被

吞并或被“借鉴”。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您认为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是什

么？应如何完善这些关键环节？

周熠：毫无疑问，人才是根本。表面上，我们国

家人口基数大，东方文化也很重视教育，因此看上

去我国人才很多。但事实上，真正顶级人才还极为

稀缺，比起美国尚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这些人才流

失相当严重。在各个领域，北美都有不少顶尖科学

家是华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

无非就是他们认为这是更好的选择。强行道德绑

架或指责并不合适。而且起的作用正好相反，会加

剧人才流失。

除了人才流失，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对科技的

价值认同。记得我小时候，很多小孩子的梦想都是

想长大当科学家。现在的情况如何，想必大家也很

清楚。这又是另外一个典型例子。除此之外，现

在，社会还上有“读书无用论”和“技术无用论”的声

音。先不展开讨论这些所谓的“论”是不是站得住

脚，但至少说明，科技创新并不是现阶段我国很多

人的选择。创新人才培养，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方面

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个人认为，最关键还是在

价值认同方面。至少在前面这些年，大家在逃离从

事科技创新工作。

要改善这个现状，还是得尊重“用脚投票”，需

要也只需要为人才营造一个更好的氛围，给他们发

挥自我价值的空间，也允许他们获得利益上的回

报。如果能够看到在中国和美国有同样的实现自

我的机会，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才不会选择异国他

乡。如果看到科学家能获得的回报高于其他职业，

大家自然会选择科技创新。最近，我国在这方面已

经做出了很大的改善，实施了一些人才计划，给与

科学家更多支持，鼓励科技创新以及产学研结合。

也许可以更进一步。例如，从思想认识和宣传口径

上，认可科技的价值和对物质上的诉求。鲁迅先生

有云：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人才

首先是人，其次是才。什么时候如果能让科学家成

为小孩和成年人最想做的职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我国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您

认为哪些领域做得比较成功，哪些还需要改进？

周熠：个人觉得我国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面

很多想法都是非常好的，比如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解绑科研经费使用，切实解决科研人员生活难题，

破四唯等。这些都非常好，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

功。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真正落实起来。落实的确

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针对不同

的改革政策，具体落实的方案也会很不一样。例如

在科研经费使用方面，可以考虑管得宽一点，抓得

严一点，而不像现在这样管得严，抓得宽。在科技

体制中，科研评价体系和科研经费分配是 2个核心

的问题，不过这两点可能需要专门讨论了。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我国科技存量资源与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之间还存在差距，您认为创新链的上下游如

何做好衔接，可以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企业的

快速转化？

周熠：前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产学研和成果转

化的问题。首先，这涉及到科学家和所在高校与院

所对于科技存量资源与科技成果的所属权问题。

科技成果毫无疑问属于单位，属于国有资产，但成

果转化一般还是由科学家来推动。因此，是否涉及

到国有资产流失以及高校与院所如何占比，就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事实上科技存量资源

如果不拿来转化，就会贬值相当快，甚至是负资产。

所以，国家也可以考虑更多地调动科学家将科技存

量资源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从政策上鼓励，在占比

上稍向具体做事的人倾斜。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科技存量资源都有转化

价值。要辨别出来，由市场说话可能是比较好的一

个选择。如果国家要支持一个成果转化项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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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由市场参与甚至主导，这样成功可能性会比较

高一点。

如果想要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企业的快

速转化，确实需要给科学家提供更多的帮助。就像

之前提到的，这种转化可以大致分为科学家主导和

科学家参与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的瓶颈在于如

何从技术到产品，再从产品到商业。需要不同类型

的人才，也需要资金。人才也许更加困难，毕竟这

些人才往往不在高校或院所中。一个可能的方式

是采取孵化器模式，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这种人

才以及资金方面的对接和帮助。另一种科学家参

与模式，主要是参与机制和利益分配的问题。如何

保证各方何时以何种方式切实参与？如何投入资

源？风险如何控制？如何分配收益？这些都需要

有一个健全的机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在调动

科学家成果转化积极性的同时，确保各方的投入和

可能的收益。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您认为如何改善科技创新的生态

环境，进而激发创新活力？

周熠：前面也提到，改善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

激发创新活力，关键还是让科学家“用脚投票”，主

动参与到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建设中来；把科学家

变成一个大家都想做的职业；把科技创新做成科学

家的最主要职责；把科技成果转化做成科学家心甘

情愿的事情，在付出心血之后，也能获得相应的回

报。此外，年轻人是创新的主体，可以考虑尽量多

启用有能力、有活力、有精力的年轻人，给他们更多

施展才华的空间。

就我个人观察，国家已经看到了科技创新环境

存在的问题，也实施了很多相应的举措。虽然存在

政策落实等一些问题，但整体来看，我国的科技创

新生态环境正在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我非常有

信心我们国家能做得很好，在国内进行科技创新大

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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